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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韬光

歌唱秋天
（组诗）

终日看山不厌山终日看山不厌山（（国画国画）） 田占峰田占峰

诗路放歌

百姓记事

♣ 孙 荔

改衣之趣

守岁诗（书法） 崔向前

我想，何不把这些莲蓬早早地摘
下来，拿到街上去卖，也好换些钱花，
免得村子里那些孩子们天天祸害。母
亲不依，反倒教训了我一顿，她种这些
荷可不是为了钱，图的就是让大家吃
起来方便。看到母亲很开心的样子，
自然也由着母亲的心愿，只是便宜了
那群小子了。

燕林大清早就下到荷塘里采莲
蓬，他小子贼刁，专挑又嫩又饱的莲蓬
剥着吃，我起来时，他已掐了一大把，
头顶着荷叶，正坐在塘埂上剥莲蓬，见
我冲他走过来，抓起地上的莲蓬就逃，
头顶上的荷叶掉下来也全然不顾。我
没有追他，眼瞅着他逃到家里关上了
门。我心里好笑，但没有笑出来，我想
起母亲的话，觉得那小子真是口福不
浅。

大嘴最爱和我一块采莲蓬，他不
像燕林，总是偷偷地单独去采，这样
说，觉得大嘴到底还是光明正大的，最
起码每次去摘，都是经过我允许的。
我们也喜欢采很多莲蓬分给小伙伴们
吃，大家一块儿吃，味道格外甜。

其实，采莲蓬还是很费劲的，要下
到水里，淤泥也很深，但为了口中美
味，谁还管那么多，不论水有多凉，只
管下到水中央。有次，我的脚丫下面
踩到了一个又光又滑的圆圆的东西，

我喊来大嘴，他顺着我的脚摸下去，竟
然是一个二斤多的大老鳖，我们十分
兴奋，决定拿回去作下饭菜。母亲说，
这东西有灵性，吃了它多残忍啊，还是
放生吧！我们便把那只老鳖又放回到
池塘里，母亲还对那只老鳖说，吓着你
了吧？快点找到你的家。

听村里人说，母亲的荷塘是她一
嫁过来就种下的，闹饥荒那阵子，别的
村子饿死了好多人，我们村子就是因
为有了莲蓬和藕，才保住了很多人的
命，大家伙感恩于这片荷塘，即便遇到
天旱，水再金贵，也要给母亲的荷塘留
足够的水，让它们开花结果。在大伙
心里，母亲的荷塘已经不是她自己的
了，是大家伙公用的。谁家没了菜，下
到塘里捊几根藕上来一切，全家老少
都有了下饭菜，方便得不得了。

城里的知青刚来时，不了解村里

的情况，想吃又不敢采，就问我母亲，
荷塘是生产队的吗？母亲没说是，也
没说不是，就让他摘着吃，谁知那孩子
吃着、吃着就哭了，弄得母亲手足无
措。好久那知青才说出实情，他小时
候母亲带他去乡下大舅家省亲，在湖
边看到许多莲蓬，他闹着要吃，母亲就
下到湖里采，谁知刚下到湖里，她的羊
角风就犯了，待他喊来人，母亲已经走
得很远很远，再也没有回来……

那时间，母亲总不忘让我送莲蓬
给那位知青，说是知青，年纪也就比我
长四五岁，最多是半大孩子，口琴吹得
不错，我不懂音乐，但总觉得好听，就
静静地听他吹。燕林说，他看见小知
青时常抹眼泪，我想他肯定想家了。

知青文代表是文化人，懂得荷之
高洁，会做去火的荷叶茶，会背《爱莲
说》，出淤泥而不染是他挂在嘴边的一

句话，因此，很早我就知道这句话的含
义。大嘴吃过文代表熬的莲籽粥，放
了白糖，又甜又好吃，说完，还用舌尖
舔了一下嘴角，馋得我口水都流出来
了。多年以后，我还是亲手熬了一次
莲籽粥，也放了糖，甭说，还真是大嘴
说的那个味。

我们都喜欢看水珠在荷叶上滚来
滚去的样子，都觉得好奇。也喜欢在
天热的时候顶着荷叶遮阳，尤其遇到
下雨天，掐一个大荷叶举着当伞，又好
玩又实用。

冬天到来的时候，荷叶耐不住寒
霜，一个个枯萎了，瘫倒在池塘里，母
亲让人放掉池塘里的水，便开始起藕，
不用喊，村子里的人都会扛着铁锨像
挖自家的藕一样忙开了，不几天，池塘
就挖了个底朝天。第二年春天，又是
荷叶田田；第二年秋天，又是莲蓬满
满；第二年冬天，又是翻了个底朝天。
就这样周而复始，其乐融融。

最柔莲花心，此话不假，在我的记
忆里，今年的荷花是最差的一年，满塘
的荷叶里只有稀稀啦啦的几朵花，也
不旺，我正在纳闷，却不料母亲突然仙
逝，让我们措手不及，燕林和大嘴我们
几个才恍然大悟，愿来荷也是恋情的，
可能早知道了天意，竟连花也少得开，
可见植物的深情。

♣ 潘新日

人与自然

母亲的荷塘

有一次，我去逛超市，正在促销衣服。我
发现一个白色的童装连衣裙，精致又漂亮，上
面是蕾丝花边下摆是镂空花边。价格只要15
元，我买了件回家改成上衣，穿上发现确实漂
亮又时尚。几个女营业员知道后，惊讶地围
着我众星捧月般，研究我怎么改的，她们直夸
我，手真是巧，说放在专卖店一百元也买不
来。我心里美滋滋的。

曾经的旧衣挂满了衣橱，有麻的、棉的、丝
质的等，它们陪着我一路烟尘走来，如今仍温
婉安静地待在橱里，像一个个尘封多年旧梦。

想起几年前上街，见一条绣花裙，素静优
雅，一激动买回来，穿上后，却发现有点肥大
不太合体，便被打入冷宫衣橱角落了。如今
翻出来，量一下穿着合体的裙子尺寸，然后比
葫芦画瓢，裁去多余的部分，缝好一试，大喜
过望，穿上竟然款款有致。

从此我也成了“改改族”的成员。多年闲
置的旧衣又有了用武之地，更重要的是，在旧
衣改造的过程中，身心沉浸在一针一线中，既
静心，又有创造性，平淡的日子也变得有滋有
味。想起古代女性很小的时候就会做女红，
《孔雀东南飞》里“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

我有一件灰色羊绒毛衣，又大又肥，是曾
经流行的款式。我把领子裁剪成圆领，滚上
边，又大刀阔斧地剪开前身，缝上拉链，用熨
斗烫平，看上去像一件精致的新毛衣，我送给
母亲，母亲穿上很合身，但又疼惜地说，这要
花不少钱吧！我笑了，说这是旧衣改的，没花
钱。母亲格外惊喜，翻衣看看，说什么时候手
变得这么巧了。后来我用闲置的围巾，给母
亲改了一个帽子，母亲说比买的还好，高兴地
让邻居老太太们欣赏。

每个女人总觉得自己缺少一件衣服，看
到漂亮的衣服，常常是管不住自己的手。为
此不断去网上淘宝，又不断地淘汰，不如将旧
衣服动心思改改。其实要做一个旧衣改造达
人，也不是太难，找点灵感，花点心思，用点技
巧，便能让你的旧衣呈现出独特的面貌。

当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穿着旧衣服
出访而获得掌声一片，当好莱坞的明星们，也
翻拣起那些只穿过一次的衣服，演员周迅也
在改礼服，去掉个垫肩，加两个褶皱，就能将
衣服穿得有色彩。

当设计师的二手服装改造生意如火如
荼，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淡忘衣柜中的旧衣
服？如今全世界都在倡议节俭，低成本是一
种理智、成熟的生活方式。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40周
年。4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这40
年是风云激荡的40年，我们以开放
的心态拥抱世界，在广阔的舞台上展
现中国的魅力和风采；这40年是砥
砺奋进的 40年，中国实现了从“赶
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
越；这40年是日新月异的40年，每
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从即
日起至年底，郑州日报文娱部与河
南省散文学会联合举办“我与改革
开放40年”征文活动。我们真诚地

期待作家朋友和广大读者，通过亲
身经历，以生动感人的故事，深刻
的思想和美好的情怀，反映这40年
来中国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
讴歌改革开放伟大成就，书写改革
开放时代新篇，凝聚起同心共筑中
国梦的磅礴力量。

征文要求必须是原创作品，散
文、随笔、特写均可，字数控制在
2000 字以内，诗歌控制在 50行以
内。即日起“郑风”副刊将开设“我
与改革开放 40年”专栏，从来稿中
择优刊登。来稿请发送至：zzrbzf@
163.com，并在“邮件主题”处注明

“我与改革开放40年征文”字样。

“我与改革开放40年”征文启事

一个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道路
纵横交错，形成一个网，给人们出行
提供了方便。有的城市，主干道上又
分岔出不少街道，有的短而窄，有的
长而宽。具名也饱含智慧，有很大包容
性，如郑州的叫“里”，上海的叫“弄”，
北京的叫“胡同”或“条”。通衢大街，郑
州西郊的路，东西为“河”，南北为

“山”，清晰明了；“高新区”以名贵树种
名之，诗味颇浓；“经开区”的街道，则
以“第X大街”排序，显示出气派。时间
往前推移，省会由开封迁郑后，在原行
政区一带新辟了几条经纬方向的路，
按地理常识，南北为经，东西为纬，于
是就有了经X路、纬X路；可是，山东
济南经纬方向的路，却是东西为经，南
北为纬，让外地司机“一头雾水”……

1953 年初秋，我因读初中来到
郑州。当时郑州最繁华地段，其范围
大致是火车站以东，南大街以西，陇
海路以北，太康路以南。这个圈子里
有德化街、大同路、钱塘路、操场街、
福寿街、苑陵街、敦睦路、乔家门等，
还有说书卖唱玩把戏处处挤满小摊
贩的老坟岗。

我就读的学校在大同路东段南
侧的弓背街上。那是一条既窄又不直
的小街，除了学校，两侧多住有居民，
还有几家小吃摊点和杂货铺。教室在

一个大院子里，北边的“升平里”，三
个院子里分别住着农村来的学生；一
个大的院子里有一个不大的操场。

因为活动范围的限制，早晨跑操
分年级和班次在操场集合后，先后出
弓背街上大同路，再拐到德化街，向
北绕木栅栏围成的“二七广场”一周，
顺原路返回，隔日则顺大同路跑往火
车站。体育课多在南城墙根进行，那
里有几个麦场，比较宽敞，除了体育
科目，还可以踢足球。

作为农家子弟，从农村到城市，
感到一切都很新奇。那时的教师以

“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认真施教，
诲人不倦，学生都刻苦学习，努力上
进，当天的作业，晚自习后基本都能
完成，没有任何压力。在这种情形下，
只要时间允许，尤其是星期天，我们
便跑到周围几条街上，看经营的店
铺，看来来往往的人群，看街道上的
花花绿绿……

大同路西出口是火车站，那时的
候车室像个大棚子，多根柱子上架着
铁梁，上边棚着瓦，两个卖票窗口设在
棚子的一角。棚子外面紧挨二马路，搭
有一溜席棚，是卖水果和小吃的摊点，
摊主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形同庙
会。晚上，那些摊点有的挂着罩子灯，
有的挂着汽灯，有的点着电石灯，把

那一带照得亮堂堂，大同路上购物或
闲逛的人熙熙攘攘，很是热闹。

德化街是当时郑州最繁华的街
道，店铺林立，而且很多商家都把商品
摆放在门前的木板上，卖衣服的和绸
缎庄，更撑杆扯绳，把商品悬挂在门头
上空，这样整条街就变成了一道多彩
的长廊。不少商家都备有留声机，接
一个长脖子传声喇叭，或放戏曲唱
段，或放乐曲，声音被放大后，仿佛满
街都在唱。傍晚时分，霓虹灯开始闪
闪烁烁，亦真亦幻，扑朔迷离，好像能
引出一种散漫情怀，在大街上荡漾。

除了德化街和大同路，其他那
几条街上，也都留下了我的身影和
重叠的脚印。我在认识城市感知城
市。我发现许多小商贩，清晨或晚上
挑担或推车沿街叫卖，抑扬顿挫的

“市声”不绝于耳。我见惯了一个个
送水工、淘粪工，躬身屈背拉着大木
桶，挨家挨户送水、淘粪，那时还没
自来水，厕所皆旱厕，他们用自己的
辛劳，滋润着人们的生活，清洁着城
市。我住的那条“里”和钱塘路交叉
口，住着一对年轻夫妇，他们有一双
幼小的儿女，不知男的干什么，女的
为人洗浆衣服和被褥，每每见她将
湿漉漉的衣物晾晒在街口扯拉的绳
上，哪怕到了晚上，不干不往回收，

第二天清晨我们跑操时，常见衣物
仍在那里挂着，民风习俗，世道人
心，一斑窥全豹，令人喟叹！

在我的人生轨迹中，那几条街道
上，曾留下我融入城市后的一段历史
性纪录。历经半个多世纪，尤其是改
革开放40年来，郑州跨入了飞速发展
的快车道，东扩西延，南展北进，框架
拉大了几十倍，使郑州成为我国中部
地区一座现代化城市，在全国占有举
足轻重的位置。地盘扩大了，物流大发
展，商贸空前繁荣，人口剧增，地产飞
跃发展，当然就出现无数条新路，林林
总总，四通八达，而且名字各有千秋。
我平时有闲，总爱乘坐公交去新拓展
的区域，看林立的楼群，观绿化的景
致，同时认识那些新辟的路和街道。我
这样做的时候，脑子里往往涌现出郑
州原来的那些街道，它们栉风沐雨，几
度春秋，如今面貌虽全非昨日，名字却
依然保留着，我去那一带转悠，总下意
识地将眼前的景观同记忆中的原址
旧貌相比照，从而生出一种特殊的情
愫。这不是怀旧，而是寻觅悠远梦中
曾经有过的记忆和发生的故事。

郑州仍在飞速变化着，时间隧
道里总会嵌着许多梦，这些在人生
链条上，无疑将闪现出一道道多彩
的光线……

♣ 卞 卡

街道春秋

蝴蝶像一束阳光
忽高忽低 照着草叶和花
在果树下 我和母亲
还有许多母亲和孩子
放下劳作后的疲倦
在月光里端着大碗 歌唱

远处的田野飘着泥土的香味
飘着草叶和水
豆荚轻轻地响
苞米在风中熟了

我们的父亲很早出门
连夜收割稻子
他们的手就这样把土地放平了
扛在肩上

还有我的兄弟
他睡在田畦上
泥黑的手打着草结
镰刀被月光磨得锃亮
他准备着收割爱情……

秋天 我们是你小小的孩子
在你的果园里
奔跑 月光
把我们洗得干干净净

收获的日子

深秋的草甸上——民歌的野菊
朴素的草发出怀旧的气味
我的长镰放倒结满籽粒的时光
唤醒沉睡的麦鸟

在我身后
一捆散开的干草上
我的兄弟捂着受伤的手
孤独像一只蜜蜂

一队带镰刀的妇女
正吃力地背着干草回家
我看不见我的情人了
她飞快地穿过这片时光
在甸子尽头——月光疏落
她缝着白色的围裙
等着我

秋天的林子

被阳光镀金的
被梅雨染湿的
大片的岁月
铺满秋天的林子和小径

穿行其中
脚步惊飞的鸟
从沙沙的落叶中飞回树上
仿佛无意碰翻记忆的杯子

循声望去
一条河摸着石头 溅溅流去
摸着石头过河
时见几束探头探脑的花
与风交谈一处

满地的草拥着膝盖
使我悟到自己原本是一株草
我忍不住谦卑和轻叹一声
在秋天的林子里

实际上——我来林子看看
就像探望久违的乡亲

今天的贾鲁河有三个源头，
西源于密县白寨乡杨树岗圣水
峪，由圣水峪河经申河、全垌入尖
岗水库；中源于二七区侯寨乡三
李西的冰泉、温泉流经三李村、全
垌东入圣水峪河；东源于侯寨乡
刘家沟九娘娘庙泉，流入尖岗水
库，在赵坡村与西支汇流入西流
湖。这是官方记录，可惜的是由
于地下水位降低，水资源短缺，此
三源已经干枯断流。而明清时期
贾鲁河的源头，范围更大，汇入的
河流更多。

据开封朱仙镇发现的清代河
南巡抚李鹤年撰写的《朱仙镇新
河记碑》碑文记载：“（贾鲁河）自
荥阳西南诸山溪，合京、须、索、郑
之水，东流至祥符，经朱仙镇达周
家口，复合沙、颍诸水，委输于淮，
以元臣贾鲁实治之，遂名贾鲁
河。往时舟楫畅行，上可抵京水
镇；以故，朱仙镇百货充牣会城，
因之号繁富焉。”按清朝碑记所说
贾鲁河的上源在“荥阳西南诸山
溪，合京、须、索、郑之水”此说完
全合于明清时期贾鲁河上游的水
系构成状况。

这些史料明确指出郑水的存

在，但是此时的郑水仅仅是贾鲁
河源头的一个分支。

贾鲁河上源较多，这些水源
分布在今新密市北部山谷（也就
是荥阳西南诸山）。贾鲁河上游
主要支流有二条。西支古称“京
水”，亦称贾峪河（孔河），源于密
县袁庄乡南弯长里沟，向东北
流。经荥阳县上湾、寺河两个小
型水库，经张庄入郑州市中原区
常庄水库，在赵坡村与东支汇流。

东支有三源，也就是今天的
贾鲁河三源。西源于密县白寨乡
杨树岗圣水峪，由圣水峪河经申
河、全垌入尖岗水库；中源于二七
区侯寨乡三李西的冰泉、温泉流
经三李村、全垌东入圣水峪河；东
源于侯寨乡刘家沟九娘娘庙泉，
流入尖岗水库，在赵坡村与西支
汇流入西流湖，经石佛、老鸦陈在
皋村穿东风渠（平交）向东经周
庄、姚桥、中牟县大吴村、白沙乡、
城关镇、邵岗乡、韩寺乡的胡辛庄
东南入开封县，经尉氏、扶沟、西
华至周口市汇入沙颍河。

该河在 50 年代初，水量充
沛，下游可通舟楫至中牟。

这是贾鲁河上游诸源今天河

道的走向与构成，这一带的水系
构成与明清时期大体一致，变迁
不大。

而碑记中的须、索水亦为贾
鲁河的主要支流，索须河因索水、
须水两河汇流而得名。索河源于
荥阳崔庙乡竹园村石岭寨，经三
仙庙一小型水库、丁店中型水库、
楚楼中型水库、河王中型水库、庙
湾小一型水库，在中原区的大榆
林村与须水汇流；须水发源于荥
阳县贾峪乡岵山（古称嵩渚山）东
麓沤蔴坑，流经楚村、饮马坑小型
水库、吕庄、谷家寨小型水库和中
原区刘沟小型水库，经须水至大
榆林村与索河汇流后，东流经师
家河、铁炉寨、马寨跨东风渠至马
庄，从祥云寺东南流入贾鲁河。
由此看来，《新河碑》中所记贾鲁
河上游源于荥阳西南诸山溪的
京、须、索、郑诸水除郑水外皆可
落实。

郑水见载于《明史?地理志》。
《明史?地理志三》郑州条下

载：“郑州，洪武初，以州治管城县
省入，西南有梅山，郑水出焉，下
流旧入汴河，后湮。又西有须水，
源出荥阳县，旧亦入于汴水。”从

《明史?地理志》所记清代郑水的
源头来看，郑水之源应位于贾鲁
河上游西源一系的京、须、索三水
东面的梅山，其与源于“荥阳西南
诸山溪”的“京、须、索”诸水并非
同一源头，郑水该是一条拥有独
立源头，独立走向的河流。

清乾隆十三年刊《郑州志》
载：“梅山在州西南，去州一舍许，

高数十仞周数里，筋石肤土颇称
雄厚，邑之镇山也。其脉来自嵩
岳，经密县皆为石山，至此脱为
土，嶐然突起状似乳形，为一郡之
望，西南诸罔岭多原于此。其称
梅未详，或谓旧多梅花故，山之巅
有庙二：一曰三皇庙，一曰碧霞元
君庙。”

今郑州市区、新密市、新郑市
交接的新郑市辖境内西北部有梅
山地名，应该就是郑水的源头。
梅山之东有十八里河是否就是郑
水的上游，有待进一步研究。在
2005年印刷的郑州市域地图上，
郑东新区辖境内有“郑河”地名，
此地在今郑东新区如意路与龙湖
外环南路交叉口一带，有人研究
此处可能就是明代郑水故道下游
所经，也或许有一段时间郑水称
郑河也未可定。

若自梅山向东北，郑水故道
大体很可能在今十八里河与金水
河之间向东北流，至今郑东新区
向东再注入贾鲁河。

如果此推论不误，贾鲁河上
游水系应包括西支的索、须河，中
支的京水河和源于梅山的东支的
郑水。京、索须、郑水共同构成了

贾鲁河的上源水系，中支京水、西
支索须故道犹存变迁不大，东支
的郑水已湮没无迹了，无可寻访。

清代碑刻记载的郑水，仅仅
为贾鲁河上游水源之东支，但在
明代嘉靖时期的左都御史胡世宁
的奏折中，郑水就不仅仅是贾鲁
河的一条分支了。

嘉靖六年（1527年），黄河决
于丰沛，溃水先冲入京杭大运河
后又漫入昭阳湖，漕运断绝，左都
御史胡世宁上奏明神宗请疏浚贾
鲁河以通漕舟说：“查荥阳之东广
武山南一水，东流经郑州中牟之
北、祥符之西，繇朱仙镇而南经尉
氏、扶沟、西华之东，沈丘之南，在
元史名为郑水，土人名为贾鲁河
者也。南至周家口与颍水合流名
为沙河，至颍州正阳镇入淮，直抵
淮安。今自正阳至朱仙镇，舟楫
通行略无阻滞。”又说：“自朱仙镇
而北而西至郑州西北惠济桥地
方，不及二百里，河身略窄，稍当
修浚。若于惠济桥西开一支渠，
分水一派，北入黄河，不及二十
里。渡河而北直入沁口，为道甚
便。如谓郑水微弱，不任漕舟，则
荥郑之间又有京水、索水、须水诸

泉皆可引入郑水以济漕挽。再每
二十里建一石闸，如会通河之比
则蓄洪，有时水自裕，如计其工费
丁力亦不过四五万两耳，若此道
既通，则漕舟出天妃闸即繇洪泽
湖入淮，溯淮入颍水，溯颍入郑
水，牵挽尤稳，黄河又可不用矣，
虽冲溢万变何虑焉。”由胡氏的奏
疏中所谓郑州西北惠济桥、京水、
索水、须水等诸地皆可落实。特
别应该强调说明的是惠济桥在
今郑州市北郊惠济桥村，此桥是
一座三孔石桥，桥面长 14.44 米，
宽 5.08 米，建于元末明初……在
惠济桥南侧及南部河道经过试
掘，出土有唐、宋、元、明、清时期
堆积层及大量文化遗物，尤以元
明时期遗物最为丰富。河道两
侧河堤经过解剖，发现其时代最
早到元代，晚至清代，元代以前
河堤已不清晰。由现代考古资
料证明惠济桥下确实存在着一条
向北与黄河相通的古河道，这条
古河道正是胡世宁说“于惠济桥
西开一支渠，分水一派北入黄河
不及二十里耳，渡河而
北直入沁口，为道甚便”
的贾鲁河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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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鲁河畔，一座被遗忘的故城
昨天，我去开封故城了。

哦，不对，它的乳名是启封，还
是叫它启封故城吧。

知道启封故城源于贾鲁河
系列文章的写作，在查询朱仙镇
资料的时候，发现启 （开） 封城
的历史竟然那么悠久，与今天的
开封市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此便对这个陌生又神秘的故城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心一定要
去走一走看一看，以飨我愿。

终于在一个细雨飘飞的春
日得以成行。

当汽车驶入开封文化名镇
朱仙镇后，导航提示，距离启封
故城所在的朱仙镇古城村仅剩 3
公里路程。

平 坦 的 田 野 ， 滚 滚 的 麦
浪，满眼的绿色，好一派喜人
的田园风光。充满愉悦和期待
的我，在贪婪地欣赏乡村美景
的同时，在心里将启封故城的
前世今生，过电影般回放了一
遍。出发之前，我的功课做得
还是不赖的。

春秋时期，诸侯林立，列
国争雄。当时的古城村一带恰为

郑国的东北边陲，出于战略上的
考虑，郑庄公 （郑国第三位君
王，荥阳三公像之一） 命大将郑
邴在古城村一带屯兵筑城，并取
启拓封疆之意名"启封 "。另据
《汇考》 卷七记载：“开封者，故
宋微子启所封地因以为名。汉讳
改开封。”文献中明确指出了启
封城因建于故宋微子启的封地而
得名。到了汉代，因避汉景帝刘
启的名讳而改称开封。微子启，
《史记》 称微子开。《尚书·微子
命篇》 云：“命微子启代殷后，
今此名开者避汉景帝也。”微子
启也因避汉景帝“启”字之名
讳，被司马迁在史书中称作微子
开。这是启封之名的来历。启
（开） 封城在公元前 743 年——
701 年修建，距今已有 2700 多
年的历史。

进入战国时期，启封城属
魏，成为国都大梁城 （今开封
市） 的南大门，其军事地位更加
突出。公元前 156年汉朝元年汉
景帝刘启继位，讳之“启”改启
封为开封。而后由于京杭大运河
的通航，使得汴州(今开封市)一
跃成为繁华鼎盛的水陆大都会，

相距 25 公里的开封故城则失去
了往日的光彩。唐延和元年，开
封县治所移至汴州，之后就成为
现在的开封城。启 （开） 封城则
逐渐废弃，历经水患之后，沦为
一个村落，这就是今日的朱仙镇
古城村。

叹息着就到了古城遗址东
200米外的水泥路上。泊车后迫
不及待踩着泥泞的田埂，迎风冒
雨向绿色田野包围中的那片长满
树木的沙土岗走去。

当那个在我心里神秘了很
久的启封故城，真真切切展示在
我眼前的时候，我的心里除了兴
奋，还是兴奋。

实话实说，说是故城，其
实就是故城遗址。一道长满树木
杂草的土丘，一个写着启封故城
的黑色石碑，还有一座新盖的小
屋，在绿色田野的包围中，在大
风斜雨的洗礼下，默默地存在
着。在农人偶尔的注目下，在我
等零星游人的探访中，不急不
躁、不忧不惧地展示着自己苍老
的容颜，一年又一年，一直走了
2700多年。

尽管启 （开） 封故城因年

代的久远而侵蚀损毁，仅剩西北
角残留地表上的一段在风中雨里
默然矗立，但那些夯筑城墙时留
下的夯层、夯窝和柱洞依旧在诉
说曾经的辉煌；那随风飘落满地
的槐花，也仿佛在用这雪一般的
洁白来祭奠曾经的荣光。那难以
想象的久远，那印痕斑驳的具
象，那失去铿锵的回响，合力将

我拉回到历史的某个节点，在春
雨沙沙的浅吟低唱中，在春风呼
呼的剑拔弩张里，忘记了自己，
迷失了方向，久久……

我沿着遗址外围行走，在
那块启封故城石碑前注目良久。
1986 年，启封故城被开封县人
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2000 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
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由
于启封故城从唐贞观年间以后，
就再也无人修葺，加上黄河泥沙
的几度“侵蚀”，几乎使启封故
城在地表上荡然无存，如今仅剩
故城西墙一段高6米、宽30余米
的断壁残垣在向世人诉说着往日
的辉煌。

我一边回忆一边用手去擦
拭石碑上的灰土，那冷冷的碑面
竟然给了我一种历史的温润感，
让我的心柔软得一塌糊涂。它无
语，我静默，唯有风和雨，伴我
们在时光的流逝中，一起前行，
不回头。

长长叹了口气，继续沿着
长满树木杂草的黄土丘向上行
走。树木越来越多，杂草也越来
越密，走到顶端，居然看到一座

墓碑孤零零地立在土城墙的中
间。这是谁呀？何等幸运，竟然
安 息 在 2700 多 年 前 的 故 城 墙
上！出于对逝者的尊重，我远远
地看了看，就将视线挪开了。脚
下杂草中，有很多棱角圆润、大
小不一的碎青砖，不知道年代几
何，应该有些年头了，该是与故
城的久远相匹配的遗存。

居 高 四 望 ， 田 野 一 片 新
绿，不远处的古城村掩映在绿
树花丛中，三三两两的农人在
田里劳作，一派美丽祥和的田
园风光。哪里还听得见千百年
之前的刀光剑影、呐喊欢呼？
何处觅得到遥远过往的城坚兵
强、繁华兴盛？启封故城无数
的辉煌和荣光，都随着时间的
流逝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我们唯有在这仅存的断壁残垣
中想象着故城曾经的富强与尊
贵，让这些茁壮生长的花草树
木在风中雨里迎风招展，摇曳
着我们这些历史访客无尽的想
象。没错，是无尽的想象。

我静静站在土丘的中央，
左右逡巡，四处张望，怎么也想
不到这个古城池已经走过 2700

多个春夏秋冬？！
据考古勘测结果表明，故

城遗址呈一东西略短、南北稍长
的不规则方形，其四墙全长为
3330 米。在今天看来，这只是
一座小城池，而按照当时筑城的
规制，列国都城的规模不过 900
丈，而作为边陲防御的启封故城
已经达 1000 丈，规模之大，足
见其经济文化军事地位的重要
性。可惜的是，由于地理位置所
限，各方面发展的迟缓滞后，不
仅被后起之秀、25 公里外的汴
州取代了社会地位，甚至开封的
名号也被取代！北宋时期，著名
诗人梅尧臣从这里经过，看到其
破败的景象，不禁喟然叹息：

“荒城临残日，鸡犬三四家。岂
复古阡陌，但问新桑麻。愁垣下
多穴，所窟狐与蛇。汉兵坠铜
镞，青血为土花。”感叹一座城
池由强到弱的衰败与忧伤。

2700 多 年 ， 多 么 漫 长 的
时光，就这样转瞬即逝，只留
下昔日的辉煌，在这广袤的天
空 下 ， 在 这 辽 阔 的 大
地 上 ， 云 淡 风 轻 ， 花
开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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